
儿时的月浦老街东西长约一公里袁 虽算不上什
么江南名镇袁但自有其风采遥 马路是石块垒成的袁没
有水泥路平整袁却有一种古朴感遥一条清澈的小河静
静地流淌在镇区中央袁小镇南部泥山依河而立袁虽不
高袁几十米而已袁但在我们年少时的七十年代袁却是
古镇范围内最高的地理标志了遥 泥山顶上有解放前
修建的碉堡群袁站在碉堡顶上袁小镇风貌一览无余袁
极目远眺袁隐隐地尚能看到远处长江中航行的船帆遥
小镇像其他江南古镇一样袁多的是石桥袁有宋代乡贤
修建的普济桥袁有明清时期修建的东石桥西石桥遥普
济桥高出河面数米袁桥身狭窄袁没有栏杆袁小时候几
个屁孩行走在上面袁每每都有一种惊惧的感觉遥中街
通往塘南街的地方袁有一座古桥最漂亮了袁桥面有台
阶袁中间有斜坡供车马通行曰桥身是穹形的袁侧面望
去袁如一轮弯月静卧在平静的河面上遥记得桥柱上好
像长了一些翠绿的小树袁生机勃勃袁引得鸟雀经常驻
足袁 欢叫啼鸣遥 如今小镇因为宝钢建设早已成了厂
区袁但那座普济桥还是被保留了下来袁政府花了巨资
把桥迁移到了宝山江边的临江公园内 渊如今的淞沪
抗战纪念公园冤遥

我就读的小学全名叫月浦中心小学袁 是月浦周
边教育质量最好的一所学校了遥 母校坐落在镇子靠
北的地方袁面积很大袁一排排平房木门木窗袁有些年
头了袁 但整洁依旧遥 一个年级组的教室是连在一起

的袁不同的年级组又在不同的校区袁奇怪的是教室的
门全开在北面袁 这与江南地区普遍的门开在朝阳的
地方全然相反遥学校庭院深深袁到处都种植了粗壮的
梧桐树袁因为土地肥沃袁加上校工护养得当袁枝繁叶
茂袁树冠高大遥 夏天时教室内学子们书声朗朗袁教室
外蝉鸣声声袁音量虽高昂袁但悦耳不影响读书遥 下课
的铃声一响袁 孩子们不分男女全冲出了教室袁 庭院
里袁树荫下袁三三两两的扎成一堆遥 女生跳起了皮筋
造起了房子渊一种游戏冤袁嘴里还配合着儿歌声声曰男
生喜欢的是刮牌片打弹珠袁有时候也会吵闹袁但总能
归于和平握手言欢遥最早时操场还是泥地的袁但很平
整袁 操场没有围墙袁 除了供孩子们早操跑步升旗集
合袁还有他用袁每年春秋两季袁有几天是学校固定的
运动会场地遥 操场除了学校用外袁 还是公共活动空
间袁 镇子里的篮球比赛袁 还有隔一时段便放露天电
影袁常引得小镇万人空巷遥操场最夸张的用途是在秋

季袁 镇里把耕牛交易会开在了学校遥 这一天学校放
假袁来自四乡八村的耕牛集中到了操场袁明码标价袁
自由买卖遥 只见老黄牛们在主人的牵引下哞哞地叫
着袁小水牛则懒散地蹲在老水牛身旁遥我们小孩子喜
欢小水牛袁 战战兢兢地窜行在牛群中袁 既好奇又胆
怯遥想要触摸却又害怕哪条牛突发神经袁顶着角朝自
己冲来遥 一场交流会下来袁操场上粪便满地袁污迹斑
斑袁校工们往往需要花几天时间才能清理干净遥

老街的夏天是一年中最热闹的遥 那个年代不要
说空调袁就是风扇也位列奢侈品遥 到了夜晚袁农耕归
家的大人难耐屋内的闷热袁 纷纷跑到了街面上遥 于
是袁老街上出现了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院有躺椅的搬
出椅子袁有板凳的拿出板凳袁什么也没有的干脆把木
门卸了下来袁两条长凳在底下一搭袁大人小孩舒舒服
服地在门板上睡了起来遥 马路上早已被热心人泼了
凉凉的井水袁路灯下袁有居民在聊天袁有居民在摇扇

下棋遥我父亲因为熟读史书袁记性好袁口才又佳袁便成
了说书先生袁叶水浒曳尧叶西游记曳尧叶三国演义曳袁一部接
着一部袁引得大人小孩围坐一团袁久久不愿离去遥 同
学徐兰家位于古镇中心袁用今天的话来讲地段优越袁
于是又成了一个野集会中心冶遥大家喜欢一种叫野四国
大战冶的军棋袁两两组合袁捉对撕杀袁赢者摆擂袁输者
淘汰遥徐兰的父亲祖籍宁波袁是市区一家大饭店的主
厨袁做出的点心香气扑鼻遥 她母亲又很好客袁常常把
水井里冰镇了一天的酸梅汤端出来让大家享用遥 大
家都愿意去野集会中心冶袁因为那里不仅好玩袁而且还
有好吃的遥

春天到了袁小镇的居民喜欢踏青遥那个年代没有
充足的物质供应袁 郊游也不远行袁 几个兄弟姐妹相
聚袁拿出各家自制的草头塌饼尧酒酿米糕等袁寻一块
静谧的草地袁席地而坐袁随意取食袁在宜人的春风吹
拂下感受春天的气息遥 七十年代月浦周边全是绿油
油的农田袁乡村气息浓郁袁但大人们还是喜欢选择泥
山露营遥 因为那里有青翠的竹林袁 有密密的芦花摇
曳遥 我们小孩子不愿意与大人在一起袁 往往另辟捷
径袁去山顶嬉戏遥 这时男女不分袁大家拿着特意准备
的玻璃瓶袁去抓野蜜蜂遥野蜜蜂很狡猾袁也很凶悍袁稍
有不慎袁便有可能被蜂针蛰到遥每当有野蜜蜂钻进瓶
子里成为孩子们的战利品袁 天真的微笑便会展现在
我们的脸上噎噎

儿时的月浦老街
姻钱 尧

人在旅途

灯下漫笔诗词咏怀

昼白不掩群星在袁
无我之心气宇轩遥
隐姓埋名于敏弹袁
厥功至伟旭华潜遥
杂交水稻隆平育袁
抗疟青蒿诺奖颁遥
更有清年兰家栋袁
勋章烨熠写非凡遥

注院野于敏弹冶袁 指于敏突破氢弹技
术曰野旭华潜冶袁 指黄旭华研制核潜艇技
术曰野隆平育冶 指袁隆平培育成功超级杂
交水稻曰野诺奖颁冶 指屠呦呦获得诺贝尔
医学奖曰野清年兰家栋冶袁指张富清尧李延
年尧申纪兰尧孙家栋遥

七律·攀登者
要要要致敬国家勋章获得者

姻远 方

最近我 87 岁的母亲患神经性偏头
痛袁住进陕西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袁在
住院部七天袁 与同病室两个 60多岁的病
友相处很好袁一个乡村教师袁一位附近农
民遥 他们一有时间就拉家常袁病室闲谈经
常一片笑声袁都说院社会主义好袁农民有医
保曰种粮不交税袁每亩有补贴曰农民六十
岁袁还领养老金遥 上下五千年袁哪来这好
事钥 感谢党中央袁一心为人民遥

乡村教师张老师脸上局部麻木袁一年
要住几次医院袁她喜笑颜开袁有时吐字不
清袁但话语不停院莫说那种地没指望袁皇粮
农税不再收噎噎叶喜耕田的故事曳这部电
视剧的主题歌这样唱遥 现在袁国家出台的
惠农政策越来越好袁 让农民真正得到实
惠袁种粮不交税还有补贴遥

在住院部的阳台上袁我听到有几位陪
床的农民兄弟议论院 从 2016年开始国家
将种粮直补尧农资综合和良种补贴合并为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遥 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分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渊所有种地农民冤
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 渊种粮大户冤袁
补贴标准大概在 30要230 元/亩之间袁一
般在上半年就直接发到卡里遥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袁只要是从事农业
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都可以

申请农机补贴袁单机补贴额一般不超过 5
万元遥

近几年国家继续实行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遥 生产的小麦渊三等冤最低收购价
格每 50千克 118元遥

家住附近农村的病友杨女士在除草

时突发轻微中风袁腿有麻木袁后经过治疗
好转了遥 在病房里袁她几次谈起院生活在
农村的农民袁每天辛勤地劳作袁用勤劳的
双手耕耘着自己的一片天地袁 收入并不
高袁辛苦一辈子养老还成为难题遥 接着她
和颜悦色地说院现在对农民 60岁以上老
人领取养老金已经实行好几年了袁 这是
国家对农民很好的生活福利袁 虽然钱不
多袁但也可以基本维持生活袁也能为家庭
减轻一些负担遥 让农民老有所养尧老有所
依尧老有所乐袁我要为国家的养老金政策
点个赞浴

野新农合冶政策的实行袁农民更是如
登春台尧欢天喜地遥 谈起这个话题袁大家
更是扬眉吐气遥 野新农合冶全称叫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袁是指由政府组织尧引导尧支
持袁农民自愿参加袁个人尧集体和政府多
方筹资袁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
助共济制度袁 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
服务尧 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遥 有门诊补偿尧住院
补偿以及大病三部分补偿袁 为农民看病
提供了很多便利袁 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更
好的医疗待遇遥

以前没有野新农合冶时袁农民看病是个
难题袁尤其是一些大病袁甚至能让一家人
倾家荡产遥 野新农合冶的出现有效缓解了

农村人看病难的问题袁而且农民享受到的
医疗保障范围也不断扩大遥 随着农改社袁
农民也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到城镇医疗

保险待遇袁报销额度也会相应提高遥
这次我就有深刻体会袁 我 1983年 7

月转业到宝钢后袁母亲医保就做在我的名
下袁但在上海看病可以报 50%遥 她一直住
在陕西老家农村袁 看病门诊住院全是自
费遥 这次在咸阳住院七天袁自己先交所有
费用袁出院结账袁等些天拿到出院小结和
病历袁顺便到医院野新农合冶窗口报销袁基
础费用 2000元袁2000元以上部分袁野新农
合冶报销 65%袁上不封顶遥

同病房的乡村教师张老师是先一天

出院袁她是教师袁住院基础费用也是自己
出 2000元袁以后所有费用全报销袁但住院
有限额天数袁 花够一定费用后就得出院袁
要看病重新住院遥

两者比较袁公务员和农民的医疗保障
虽有差别袁但差别不大遥 推荐我母亲到这
家医院看病的初中同学老李说袁以前经常
讲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时袁要消灭城市与
农村尧工人和农民尧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
动者之间差别遥解放七十年袁生活大变化遥
工农有医保袁差别在缩小遥只要身体棒袁夕
阳无限好遥

在医院的病房里袁大家共同赞美新中
国成立 70年来社会发展好袁 共同祝愿早
日康复袁继续享受幸福生活遥

病房里的笑声
姻范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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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征文选登

今年外孙女欣悦初中毕业袁被一所理
想的高中录取了袁自然全家三代都十分高
兴遥 八月中旬女儿邀我们两人与她一起
陪同欣悦到塞外草原旅游袁放松放松遥 我
们欣然同行遥

在坝上草原的骑马场上袁我们团组的
一位年轻妈妈与她的十岁女孩各骑一匹

高头骏马一前一后欢快地奔驰着遥 尽管
骑马场游人众多场面有些杂乱袁但年轻妈
妈与小女童的互相嬉戏追逐的欢乐情景

还是引人瞩目遥 回到大客车上袁我问那位
小女孩院野骑这么高大的骏马奔跑袁你不害
怕吗钥 冶小女孩瞪大着眼睛回答说院野不害
怕袁妈妈在边上呢遥 冶那位年轻妈妈告诉
我袁尽管她年龄还小袁但我们已经带着她
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袁国外也去过好几个地
方了遥 后来袁我了解到我们团组的孩子们
几乎每一位都由其父母带着到过国内外

的很多旅游胜地袁更使我惊奇的是这些孩
子英语水平都很了得遥 在攀爬司马台长

城制高点时袁我又看到了那位十岁的小女
孩遥 近 45度的古长城残迹袁异常峻险袁群
山环绕袁气象万千袁登临其上袁使人有豁然
开朗的感觉袁但因地势过于峻险袁能攀登
上来的人为数不多袁可这位小姑娘却在最
高处神情自诺地与母亲一起照相留念遥
下坡途就更险了袁有几位年轻人是倒爬着
下来的遥 这时袁有一群意大利学生坐在地
上休息袁这位小姑娘竟然用流利的英语与
他们交流起来 遥 野Hello,How are you.
Where are you come from钥 冶野And enjoy
yourself here钥 冶一会儿袁我们团组的其他
几位小朋友也参与进来了袁 场面颇为热
闹遥 这也使我大为惊喜和感慨院这不就是
我童年时代的理想吗钥

短短十来天的塞外之旅袁我感受到了
满满的爱院大家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
爱袁 整个团组父母对子女的体贴爱护袁人
与人之间的互相关爱和协助遥 真正是情
爱满人间浴

情爱满人间
姻曹智堂

玉大爷袁姓陈名士玉袁大我十三岁遥
看大名袁望文生义袁就会想到野如花似玉冶尧
野温润如玉冶什么的遥 我这位玉大爷皮肤
黢黑袁长脸暴眼袁粗短身材袁站在那就像个
铁墩儿袁可没有野美玉冶的感觉遥

玉大爷嗓子眼粗袁吼一声袁十几步开
外的咸菜坛子嗡嗡作响遥 他脾气火爆袁谁
要是不晓得好丑与他硬杠袁小心吃他的拳
头溜子遥 哪家小孩叽哩哇啦止不住哭闹袁
大人就猫叫一声野陈士玉来了冶浴 小孩立
马呼噜一下咽了口水鼻涕袁没声了遥

四五十年前袁庄户人家砌房子袁买不
起砖瓦袁都是泥墙草盖袁到长满茅草根的
低洼处挖泥块袁再一块块垒起袁每块都有
头二百斤重遥 谁家砌屋造舍袁都少不了玉
大爷袁他挑棉花尧棒头拐子渊玉米冤袁每担二
百多斤遥 是队上一等一的男劳力遥

冬天里袁庄稼地没活儿袁男人们就到
谷场上野斗鸡冶袁相隔两丈左右袁对站着七
八个人袁一声开始袁各自端起一条腿袁朝
对方蹦去袁哐哐当当袁一阵风烟袁满地翻滚
儿袁玉大爷威武地矗着遥

玉大爷是我少时心中的英雄袁有了玉
大爷袁与玩伴变恼尧打架便有了底气遥

跟玉大爷相处袁摸准了他的脾性袁顺
毛捋袁便得他的实惠遥 他为人仗义尧乐施
好助袁谁家有急难袁吱一声袁一准来遥 我父
亲做理发手艺袁母亲身体不好袁兄弟姊妹
年少力薄袁遇到重活袁他不请自到遥 他知
道我家生计窘困袁一年也吃不了几顿肉袁
干完活袁说声还有事呐袁披了黑油油的白
衬衫走了遥

记得那年袁我家到百十里外的盐城装
石灰袁玉大爷和我父子袁吃住在逼仄的水
泥船上袁三天三夜遥 秋水长河袁夜寒风冷袁
玉大爷吼一嗓子何叫天的杨六郎袁惊起一
行栖鸟袁橹声欸乃欸乃袁摇出了温暖的太
阳浴

玉大爷也曾做过野官冶要要要贫协主任袁
队上有些野大事冶必有他参议袁按手印遥 他
是社员们选上去的袁为大伙儿说话袁那是
一点也不含糊袁即使喝了队长的酒袁不行
还是不行浴

几十年前劳心劳力干一年袁还有不少
人家倒欠队上几十尧几百块袁做个丢人现

眼的野超支户冶遥 活儿累日子苦袁心里憋屈
就找野出气筒冶遥 小孩拔了瓜秧袁狗儿叼了
鸡仔噎噎看起来野芝麻绿豆冶的事袁又都是
沾亲带故的袁可吵起来没好言袁打起来没
好拳袁吵得昏天黑地袁就有人想到野黑脸包
公冶要要要玉大爷袁别看他不会断文识字袁可
心明如镜袁 一团乱麻三下两下扯出头绪
来袁 戳住要害儿连唬带骂遥 到这刻儿袁错
了的赶紧认错袁得礼的也要让人遥 电闪雷
鸣袁雨过天晴遥

我 1976年离乡出远门袁当兵尧读书遥
1980年暑假回家探亲袁玉大爷来了袁我正
在小锅屋择豆袁赶紧对小妹说院搬个趴趴
狗渊小凳子冤来袁接根烟把大爷吃遥 玉大爷
看我离乡四五年袁还是一口乡音土话袁他
一嗓子哈哈哈袁笑得鸡飞鸭跳浴 他瞧不起
那种出去混两年袁说话南腔北调的人遥 他
尖起嘴巴学道院野先给你一支袁然后给你一
包遥 冶我们都知道那个野孙子给爷爷发香
烟冶的典故袁笑岔了气遥

中午袁玉大爷喝了一瓶白酒袁说了一
大堆话袁都忘了袁第一次看他流泪袁稀里哗
啦的袁记住了遥

此后不几年袁我就将父母的家搬到了
县城袁两地相距五六十里地袁与玉大爷见
面不多了遥 他的一儿一女袁也离家到县城
打工做生意了遥 谁回去看他袁金子尧银子
没眼瞧袁烟酒是必带的袁除非你皮骨痒袁招
骂遥 玉大爷一直守着几亩地和我心中的
故乡遥

玉大爷吃过很多苦袁落下很多病袁苦
尽甘来袁还是那样的野野蛮生活冶袁有时一
天三顿酒遥 没人敢劝袁劝也没用遥

前年袁半夜里胃出血袁吐了一盆子袁辛
亏及时送医院袁才捡回一条命遥 医生关照
说院野再也不能喝酒了袁再喝就没命了浴 冶

玉大爷马上瞪起了野牛眼冶袁黑了脸遥
后来主任来查房袁主任说院野病好了后袁少
喝点浴 冶玉大爷很开心袁逢人就说院主任有
水平浴

去年十月袁玉大爷走了袁七十四岁遥
七十四年的风霜雨雪袁人世沧桑袁没有磨
平尧雕琢掉他的棱棱角角袁他一直做着他
自己遥

玉大爷袁还是块璞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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